



 COP27達成部分正面成果， 

 但仍然不夠 




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會（COP27）促成了某些領域的正⾯決策，但其他⽅⾯的談判缺乏有意義
的進展。


正⾯決策包括：決議成立「損失與損害資⾦」和其他資⾦規劃，提供財務援助給受氣候變遷嚴重影
響的國家和⼈⺠，是邁向氣候正義的重要⼀步。建立專⾨的「公正轉型⼯作計畫」，替未來的COP
提供討論和促進公正轉型國家⾏動的空間。此外，COP27的最終政治決議，認定社會對話和社會保
護必須是真正公正轉型的核⼼。⾸次承認兒童推動氣候變遷⾏動、採⽤包含⼈權相關活動的氣候賦
權⾏動⼯作計畫，以及名為《夏姆錫克執⾏計畫》（Sharm El Sheik Implementation Plan）

的COP27最終政治決議，提及擁有乾淨、健康、環境永續的權利，都將促進符合⼈權的政策規劃和
實施。


雖然我們樂⾒做出的決議是根據《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和《巴黎協定》，並提及⼈權原則和
標準，但這並不是能取代可以尊重、保障、實現⼈權的有效氣候⾏動。


然⽽，在免於⽇益加劇的全球暖化和其毀滅性影響下，因為政府未能採取其他有意義⾏動保護⼈類
和⼈權，讓這些正⾯成果蒙上陰影。雖然「COP執⾏⽅案」⼀開始就列入「將全球暖化控制在1.5°C
內」，卻沒有採⽤新的決定性措施控制全球暖化。最值得注意的是，各國並未呼籲逐步淘汰所有化
⽯燃料、終⽌所有化⽯燃料補助。

國際特赦組織⽀持促進⼈權的COP27成果，並且特別聚焦在幾個關鍵領域：損失與損害、緩解氣候
變遷、國際碳市場、緩解和適應氣候變遷的氣候融資，以及格拉斯哥氣候賦權⾏動⼯作計畫
（Glasgow work programme on Action for Climate Empowerment）。

 在處理損失與損害方面達成重要進展 

COP27決議成立損失與損害基⾦，是南半球和易受氣候影響的國家達成氣候正義的重要⼀步。這些
國家的碳排放量不⼤，氣候危機卻嚴重侵犯他們的⼈權。許多⼩島國家和低收入國家早已提出類似
要求，但遭到富裕國家——這些必須為氣候危機負起最⼤責任的國家——長期反對，過了30年才達
成此決議。COP27決議成立損失與損害基⾦，是南半球國家提出統⼀的立場，加上眾多公⺠社會團
體不斷倡議的結果。雖然還有眾多事項需要釐清和完成，⼈們才能得到實質的財務援助，但COP27
成立資⾦已經傳達了遲來的重要政治訊號，也顯⽰了持續倡議的⼒量。

具體⽽⾔，各國決定：

• 根據新制定的「新資⾦規劃」，成立損失與損害資⾦。「新資⾦規劃」是多項機制和措施，⽬
標是提供、調度資⾦處理「特別易受氣候變遷負⾯影響的發展中國家」的損失與損害。更重要
的是，決議表明這些資⾦規劃旨在提供和調度「新的額外資源」非常重要，能夠確保不會改變
現存發展、⼈道援助，以及已經分配給緩解和適應氣候變遷的資⾦⽬的。


 



• 成立「轉型委員會」替資⾦運作和其他新資⾦規劃提出建議，這些建議將在COP28審議和通
過。由於意識到需要來⾃各種來源的⽀持，包含創新來源，因此轉型委員會的任務包含「找出
和擴⼤資⾦來源」。委員會將由24位成員組成，10位來⾃已開發國家、14位來⾃開發中國
家，但可惜的是，委員會沒有公⺠社會代表，決議也沒有具體說明委員會的會議是否開放公⺠
社會觀察員旁聽。 

• 邀請聯合國秘書長和國際財務機構（如：世界銀⾏、國際貨幣資⾦）共同考量，這些機構如何
為損失與損害資⾦規劃貢獻。 

在COP27，各國也同意損失與損害網絡的運作，這個技術顧問組織成立於2019年的COP25，專⾨
提供科學和技術建議，並⽀持受損失與損害影響的國家。特別是：

• 決定聖地牙哥網絡架構的國家：這個網絡的組成是⼀個技術秘書處、⼀個提供指導和監督的顧
問委員會，加上⼀個關注「預防、減少、處理損失與損害相關議題」的成員、機構、專家組成
的網絡。 

• 除了國家代表，顧問委員會也包含《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議題代表：⼀名女性和性別
議題代表、⼀名原住⺠組織代表，以及⼀名兒童和青年非政府組織代表。顧問委員會會議將開
放公⺠社會觀察員旁聽。我們樂⾒公⺠社會代表包含3個重要利害關係⼈族群，但可惜的是代
表沒有延伸到其他正式議題，以及受氣候危機嚴重影響的利害關係⼈族群，例如⾝⼼障礙者、
農夫、⼯會和環境團體。  

• 雖然各國未能在聖地牙哥網絡的職權範圍，明確指出其⼯作準則為⼈權原則，令⼈遺憾，卻指
出聖地牙哥網絡提供的技術援助必須考量到「《巴黎協定》序⾔第11段的重要跨領域議題」，
其中便包含⼈權。決議也指出聖地牙哥網絡提供的技術援助將以需求導向的⽅式完成，且「透
過全⾯且由國家驅動的程序規劃，並將脆弱族群、原住⺠和當地社區的需求納入考量」。 

COP27期間， 幾個富裕國家宣布了處理「損失與損害」的財務承諾。雖然仍有待進⾏全⾯分析，但
氣候正義倡議⼈⼠已經指出，和⽬前需求相比，承諾的總⾦額只是杯⽔⾞薪，⼤部分的承諾也不是
新提供的額外援助，⽽是先前以不同名義提供的資⾦轉移⽽來。此外，⼤部分的資⾦⽤於⽀援聖地
牙哥網絡或「全球盾牌」，這項新措施由德國和G7領導，主要⽬標為⽀持⼀些易受氣候影響的開發
中國家的氣候保險導向⽅案，⽽非直接援助受影響最嚴重的⼈。

未來，國際特赦組織呼籲所有《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締約國，必須確保受影響的⼈⺠能有
效取得實質且及時的財務、技術援助、賠償，⽅法如下： 

• 以全⾯透明的⽅式，規劃損失與損害基⾦和其他基⾦，讓位於氣候危機前線的⼈有意義地參
與。  

• 確保所有透過此基⾦或其他「基⾦規劃」提供的基⾦，都是額外提供、⾦額⾜夠、需求導向的
新補助款。並且，因氣候危機帶來的損失與損害，導致⼈權受害的⼈⺠、社區、原住⺠皆能取
得。 



• 確保損失與損害的基⾦和技術援助，必須全⾯參與性評估損失與損害需求，且評估必須考量到
氣候變遷對⼈權的負⾯影響，並依此制定提供適當賠償的因應措施。


• 確保所有類似的需求評估和因應措施都是由地⽅主導、重視性別需求，且基於受影響⼈⺠的有
意義參與。


 未能採取足夠措施將全球升溫控制在1.5°C內 

整體⽽⾔，在COP27，政府未能應對氣候崩潰迫在眉睫的急迫性。雖然將全球暖化控制在1.5°C內，
⼀開始就列為「COP執⾏⽅案」，卻沒有採⽤新的決定性措施控制全球暖化。尤其是沒有新的機
制，確保各國設立更⾼的減碳⽬標，以及在所有部⾨採取適當措施以達成⽬標。鑑於在COP27前發
表的⼤量報告，指出各國的共同⽬標和1.5°C的限制之間有著巨⼤差距，以及國內政策已經不⾜以達
成各國所設的過低⽬標，缺乏新的決定性措施特別令⼈擔憂。基本上，國家無法達成其所設的低標
準。

最值得注意的是，COP27的成果報告並未承認或解決氣候危機的頭號推⼿——⽣產和使⽤化⽯燃
料。即使要求逐步淘汰所有化⽯燃料的公⺠社會團體愈來愈多，也有⼀些政府同意此做法有急迫
性，⾯對掌握權⼒的化⽯燃料遊說團體、產油國的公然反對，以及⼀些國家的模糊立場這樣的要求
無法取得優勢。

鑑於去年極端氣候造成的災害，加上記錄氣候變遷原因與影響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委員會報告和
其他⽂件愈來愈多，未能在逐步淘汰化⽯燃料的急迫性⽅⾯取得進展，即為嚴重推卸⼈權責任。政
府無視所有受影響⼈⺠的權利，也無視下⼀代的權利。

 針對用於減緩和適應的氣候融資，承諾不足 

富裕國家再次未能做出符合其在《巴黎協定》和⼈權法下義務的決議，未提供⾜夠融資和技術⽀援
給較不富裕的國家，降低其碳排放量並適應氣候變遷的影響，國際特赦組織對此感到遺憾。

尤其是COP27採⽤的《夏姆錫克執⾏計畫》：

• 未能強制要求各國制定計畫，以達成並超越COP26訂定的⽬標，於2025年將適應融資提⾼到
⾄少為2019年的2倍。COP27的決議僅要求⾦融常務委員會準備⼀份提⾼適應融資為2倍的報
告。 

• 強調開發中國家若要達成其國家⾃定貢獻⽬標，⽬前預估2030年前需要的資⾦為5.8-5.9兆美
⾦，且「特別關注」開發中國家之間的需求差距擴⼤，尤其是因氣候變遷影響加劇、國家債務
增加，以及提供的資源造成的差距。


• 對於已開發國家在2020年⾄2025年間，每年共同調動1000億美⾦的⽬標尚未達成「表達嚴重
關切」，並「敦促」已開發國家達成此⽬標。富裕國家反對開發中國家的要求，不願承諾⽀付
現有的資⾦，進⽽在2020年⾄2025年累計提供6000億美⾦，特別令⼈擔憂。 



• 提到「替脆弱地區擴⼤減緩和適應的公共補助⾦，尤其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在取得基本能
源⽅⾯具有成本效益和⾼社會報酬率」，卻未能讓富裕國家明確承諾主要以捐贈形式提供氣候
融資給低收入國家，⽽非貸款。這將威脅最沒有能⼒應對氣候危機的較貧困國家，可能須⾯臨
難以償還的龐⼤債務。


通過⾃2025年起提⾼國際氣候融資新的年度集量化⽬標之協商，並未達成任何顯著成果，僅做出程
序性決議，將重要討論延後⾄明年。

有趣的是，COP27採⽤的《夏姆錫克執⾏計畫》，呼籲具有多邊開發銀⾏和國際⾦融機構股東⾝份
的國家，改⾰多邊開發銀⾏的做法和優先事項，以替氣候⾏動調動更多資⾦、讓資⾦流動符合《巴
黎協定》的⽬標並促進資⾦的取得。該計畫也⿎勵多邊開發銀⾏有效運⽤不同⽅法，「從補助⾦到
擔保和非債務憑證，並將債務負擔納入考量」。這個決議也啟動了《巴黎協定》第2.1c條的官⽅對
話，該條提到「讓資⾦流動符合通往低溫室氣體排放和氣候彈性發展的道路」。

 在氣候決策上，受影響最嚴重的群體獲得納入和參與的方法相當有限 


國際特赦組織樂⾒《夏姆錫克執⾏計畫》，不只重複《巴黎協定》提及各國在氣候⾏動尊重、保障
和促進⼈權之義務的段落，更擴⼤此義務，加入擁有乾淨、健康且永續環境的權利。這項權利於
2021年10⽉得到聯合國⼈權理事會承認，隨後於2022年7⽉得到聯合國⼤會承認，⽽⽬前已經得到
多國憲法、法律以及區域⼈權⽂件承認。這是第⼀次在環境協商程序中提及此權利，提⾼了環境和
⼈權政策之間的⼀致性，也促進環境政策採⽤符合⼈權的⽅法。在決議先前的版本刪除此權利後，
將其納入決議的最終版本，也是許多公⺠社會組織和原住⺠族群不斷施壓促成的結果。

國際特赦組織也樂⾒在COP27，各國⾸次承認兒童也是推動處理和應對氣候變遷的重要⾓⾊，⽽非
僅是青年。尤其是《夏姆錫克執⾏計畫》承認跨世代平等和替未來世代維持氣候系統穩定的重要
性，⿎勵各國在擬定和執⾏氣候政策與⾏動時納入兒童與青年，以及考慮在國家代表團中加入年輕
代表和談判⼈員。

在COP27，各國也採⽤了⼀個四年⾏動計畫，其中包含⼀系列執⾏格拉斯哥氣候賦權⾏動⼯作計畫
的國家和國際層級活動，這個⼯作計畫的⽬標是加強氣候變遷教育、訓練、公眾意識、公共參與、
⺠眾取得資訊的管道和國際合作。但令⼈失望的是，這個⾏動計畫並未納入⽬標明確為賦予取得資
訊權、參與公共事務、表達、結社與和平集會⾃由，以及原住⺠族群⾃由事先知情同意權的活動。
此計畫也未能承認環境⼈權捍衛者在推動有效且有野⼼的氣候⾏動的⾓⾊，以及納入⽬標為根據聯
合國⼈權捍衛者宣⾔保護他們的⾏動。

國際特赦組織擔憂的是和COP26的決議相比，《夏姆錫克執⾏計畫》較少提及原住⺠族群的⾓⾊和
權益。特別是此計畫雖然和前⼀年⼀樣承認原住⺠族群、當地社區、城市和公⺠社會，包含青年和
兒童，在處理和應對氣候變遷的重要⾓⾊，卻未能如COP26的決議，再次承認「原住⺠族群和當地
社區的⽂化和知識，在有效氣候變遷⾏動中的重要⾓⾊」。COP26政治決議呼籲各國「在擬定和執
⾏氣候⾏動時，積極納入原住⺠族群和當地社區」，但《夏姆錫克執⾏計畫》不包含此項呼籲，也
令⼈擔憂。




 COP27期間，埃及當局監視、騷擾觀察員，並限制和平示威 


COP27在埃及長期⼈權危機期間舉⾏，⾃總統阿⼘杜勒・法塔赫・塞⻄（Abdel Fattah al-Sisi）掌
權之後，當局便嚴厲打壓表達、結社與和平集會等⾃由。當局已經有效關閉國內的公⺠空間和定罪
任何形式的和平異議。數千⼈僅因和平⾏使⼈權或關注嚴重不公正的審判，就遭恣意拘留在殘酷且
不⼈道的條件。當局長期未能處理針對女性及LGBTI族群的歧視和性與性別暴⼒。透過各式各樣的
鎮壓⼿段，當局已經根除街頭⽰威。

埃及裔英國籍社運⼈⼠阿拉．阿布德．法塔（Alaa Abdel Fattah）⾃2022年4⽉開始絕食，並在
COP27的第⼀天開始絕⽔，抗議⾃⼰遭不公正監禁和剝奪領事探視。埃及當局單獨監禁他2週，也
禁⽌所有探視和書信通訊。11⽉10⽇⾄14⽇間，安全部隊無視檢察官的許可，3次禁⽌律師探視他。
在那期間他企圖⾃傷，安全官員制⽌他，並從靜脈供給營養。儘管有⼤量呼聲呼籲無條件釋放他，
他仍和2019年9⽉被捕的⼈權律師穆罕默德・⾙克⼀起受恣意拘留。

在COP27之前，埃及當局將所有未能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之下取得官⽅認證的獨立⼈權
團體，排除在授予COP27埃及公⺠社會組織的官⽅認證外。在COP27之前和期間，埃及安全部隊逮
捕了數百位呼籲在COP27⽰威的相關⼈⼠，多數⼈持續受恣意拘留，等待毫無根據的恐怖主義相關
指控調查。

當局也試圖在COP27的聯合國空間內恐嚇和誹謗埃及社運⼈⼠。出席COP27的⼈權捍衛者回報，遭
埃及安全部隊跟蹤進入官⽅談判區。開羅的德國⼤使館表⽰，對於埃及安全部隊成員監視和拍攝德
國館的活動感到擔憂。⾄少有2名歐洲議員在開羅機場被攔下，訊問他們呼籲埃及釋放政治犯的別
針。⾄少有1名預計出席COP27的⼈權捍衛者遭拒絕入境。聯合國特別報告員也表達對於恐嚇和騷擾
公⺠社會的類似擔憂，他們表⽰曾收到「眾多在COP27會場內，包含原住⺠族群的公⺠社會⼈⼠遭
埃及安全官員攔下和審問，以及當地安全和⽀援⼈員不斷監視和拍攝公⺠社會⼈⼠的回報和證
據」。

埃及當局將COP會場外⼀個偏僻的⼩區域指定為⽰威區，但該區域不符合⾏使和平集會⾃由的標
準，公⺠社會⼈⼠因⽽拒絕接受。埃及當局的這個決定，加上政府⾃2013年起有效定罪和平集會⾃
由，代表在COP27會場外難以進⾏和平⽰威，包含傳統上通常在COP第⼀個星期六於主辦城市舉
⾏，聚集COP27與會者和當地氣候運動的氣候遊⾏。由於前述打壓情形，公⺠社會集會只能在
COP27的會場內舉辦。

雖然氣候正義和⼈權社運⼈⼠拒絕噤聲，並使⽤官⽅談判區內由聯合國管理的空間⾏使表達與和平
⽰威⾃由，埃及的公⺠空間限制加上埃及官員騷擾和恐嚇COP27的公⺠社會與會者，仍⼤幅限縮了
社運⼈⼠動員和發聲的能⼒，較難⽀持更有野⼼且符合⼈權的氣候⾏動。

在2023年12⽉於阿拉伯聯合⼤公國舉辦的COP28，公⺠社會和原住⺠族群代表可能⾯臨類似挑戰。
該國政府不尊重表達與和平集會⾃由，且⾃2012年起不斷打壓國內的異議⼈⼠。舉例⽽⾔，該國當
局因和平批評政府，持續關押⾄少26⼈。於2022年⽣效的新阿拉伯聯合⼤公國刑法，將和平批評政
府定為可關押的罪⾏。


